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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黄明信先生 

 

怀念黄明信先生 

 

黄润华 ①

黄老自成都回京不久，民族宫图书馆开始对馆藏藏文古籍进行编目整理，民族宫领导又

 

 

初次见到黄明信老先生的大名，是在 1973 年，那时我刚从湖北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到

馆里开始大学毕业后首次的图书馆业务工作。我在《五体清文鉴》影印本的最后看到附录的

《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》一文，对《五体清文鉴》的来龙去脉作了考订，全文不

足五千字却说得十分周详，再加上文后的注释和“一体至五体清文鉴内容比较表”，俨然一

篇完整严谨的学术论文，言简意赅，没有一点水分。文章后面署名“黄明信，1957年 8 月”。

黄明信是何人？我问于道泉先生。当时于老每周都要到组里一两次。于老简单作了介绍。他

现在哪里？我急切地问。山西长治。干什么呢？劳改。沉默。许久，我说要是他能到馆里就

好了。于老沉默了。 

几年以后，一次于老来馆，兴奋地告诉我黄老先生平反了，很快会调进北图，我心里高

兴极了。但黄老只是关系进了图书馆，人却被“抢走”了。藏学中心在成都有个藏文大藏经

对勘局，汇聚了一批藏学的饱学之士，当时正在编撰《藏汉大辞典》，黄老藏学造诣颇深，

名声在外，早被“盯”上了。1980年 11 月，我与薛英、冀亚平两位同事去四川出差，专门

到对勘局拜访黄老先生，那天好像是星期日，黄老特别高兴，陪同我们游览了文殊院，并做

东请我们吃了文殊院特有的素餐。记得每份 5元，怕我们不够，又多买了一份。5 元能吃饱

吃好，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有点不相信，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8 元在成都附近的绵阳能养

活三口之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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慕名而来，由宫主任带领图书馆馆长、副馆长登门相邀，丁志刚馆长亲自接待并拍板同意，

黄老在民族宫图书馆整理藏文古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时馆里有人对此有意见，认为

费了大劲调进黄老却都在外面工作，其实这种看法有点片面。作为著名的专家，不管在什么

地方都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对整个事业而言是有利的，作为国家图书馆（当时称北图）

的专家在外工作，也是给国图增光添彩的事，国家图书馆的水平和作用很多方面是通过具体

的人来体现的。 

黄老在国图的藏文古籍收集整理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他主持编写的《北京图书

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条例说明》成为藏文古籍编目的重要指导性文件。他在藏文古籍征集方

面也做了很大努力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我曾陪同黄老去塔尔寺、拉卜楞寺了解、征集藏文古

籍。1981 年 8 月我们去青海塔尔寺。经过“文革”浩劫后，塔尔寺重新恢复藏文古籍雕版

印刷，我们前往一是实地了解情况，二是订购图书。记得当时寺管会的主持人一位活佛知道

黄老的学术地位，特地在其驻锡地接待我们，给予很高的礼遇，在具体工作中也给予种种方

便，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甘南的拉卜楞寺是黄老学习藏文的主要场所，他在此苦学 8

年并取得“绕降巴”格西学位。我陪黄老去拉卜楞寺，对他而言，离别几十年，白云苍狗，

物是人非，旧地重游，感慨万千。他望着远处的山峦喃喃地说：当年山上都是森林呵！他曾

居住的宿舍，一片低矮的平房，不少已经倾圮。 

拉卜楞寺是重要的藏文古籍收藏中心之一，此行与寺院管理方面就古籍编目复制等项工

作的合作进行了探讨，但因后来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，未能继续。 

上世纪 90 年代，国家民委启动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作，藏文古籍数量众多，

延续久远，是此项工作的重点之一。为此成立了七省市区协作领导小组，具体领导该项工作。

当时有的领导提出全部提要编纂工作要在 2008年奥运会前完成。2004年在北京开藏文协作

会议时，好几个省的相关领导根据几年来的工作进展情况，对此目标产生了怀疑，但不敢公

开说。会议快结束前，黄老为首的三位专家在台上回答与会者的问题，有人提出 2008 年能

否完成藏文古籍的任务，黄老首先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可能，其他两位专家也说完成不了。当

时气氛有点尴尬，但会下很多人表示，专家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。我对黄老不唯上只唯实的

态度十分钦佩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2006 年在哲蚌寺参观五世达赖的私人图书馆，看到那

里浩瀚的藏文古籍，一种对藏文化的敬畏之感油然而生。正好那位领导同志也在场，他表示

2008 年完成藏文古籍编目看来是不可能的。对这位领导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也很欣赏，我想

他的转变与黄老的逆耳忠言不无关系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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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老与我同住一楼，一直到前两年，只要天气好，无论寒暑，每天都可以在楼下的小运

动场见到他的身影。早先是他一个人，后几年有看护人员陪同。每次见面我都向他打招呼，

有时还开几句玩笑。看着他转腰弯腿，活动四肢，还认真地蹬车轮，我感到他的身体里面充

满了坚毅的生命力，不管是三伏的暑热还是三九的寒风都挡不住他。这种对健康的追求，对

生命的呼唤，让我深深感动。黄老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，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流，不管是

面对荣誉还是屈辱，都能泰然处之。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，还是奋力在锻炼，争取健康的

生活和生命的持续，这需要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！ 

黄老走了，我深深地怀念他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9日 

 

（原载《中国藏学》2017 年第 3期） 

  


